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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艾
爾
．
克
勞
︵Eyre

C
row
e

︶
是

百
年
前
的
英
國
外
交
官
，
生
於
德
國

萊
比
錫
，
父
為
英
國
外
交
官
，
母
是

德
國
人
，
十
七
歲
移
居
英
國
，
妻
子

亦
有
德
國
血
統
。
憑
英
德
雙
重D

N
A

優
勢
，
克
勞
對
德
英
和
歐
陸
外
交
洞
若
觀
火
，
並
以﹁
克

勞
備
忘
錄﹂
︵C

row
e
M
em
orandum

︶
名
世
。

二
十
世
紀
初
的
歐
陸
，
英
德
俄
法
奧
匈
群
雄
爭
霸
，
德

國
崛
起
。
一
九○

七
年
，
克
勞
向
英
國
外
交
部
提
交
了
一

份
秘
密
報
告
，
史
稱﹁
克
勞
備
忘
錄﹂
。
他
分
析
了
一
八

七
一
年
德
國
統
一
後
，
歐
洲
格
局
發
生
的
結
構
性
變
化
，

即
德
國
正
由
陸
上
強
國
崛
起
為
海
上
強
國
，
這
對
老
霸
主

英
國
提
出
嚴
峻
挑
戰
。
克
勞
提
出
，
英
國
歡
迎
德
國
崛

起
，
但
須
尊
重
他
國
利
益
；
德
國
謀
求
全
球
霸
權
，
將
危

及
英
國
的
生
存
；
德
國
取
得
海
上
優
勢
，
與
大
英
帝
國
的

生
存
互
不
相
容
。
備
忘
錄
提
出
七
年
後
，
一
戰
爆
發
，

﹁
克
勞
預
言﹂
變
成
現
實
。

﹁
克
勞
備
忘
錄﹂
沉
睡
了
百
餘
年
，
近
年
似
乎
重
被

喚
醒
，
克
勞
學
派
更
異
軍
突
出
，
一
戰
前
後
的
英
德
關
係

研
究
似
乎
變
得
時
髦
起
來
。
原
因
無
外
乎
是
中
國
崛
起
，

G
D
P

四
年
前
首
超
日
本
，
位
居
世
界
次
席
，
將
中
日
、

中
美
關
係
比
喻
成
一
戰
前
德
英
關
係
的
觀
點
甚
囂
塵
上
，

連
安
倍
首
相
和
菲
律
賓
總
統
阿
基
諾
三
世
也
趕
來
湊
熱

鬧
。筆

者
自
年
幼
起
，
就
崇
拜
西
裝
革
履
的
外
交
官
。
工
作

後
，
所
接
觸
過
的﹁
鬼
佬﹂
外
交
官
清
一
色
帶
中
文
翻

譯
，
中
英
文
翻
譯
一
時
風
光
無
兩
。
但
近
十
年
，
我
發
現

﹁
鬼
佬﹂
的
普
通
話
一
個
比
一
個
好
，
現
在
吃
中
國
飯
的

歐
美
學
者
越
來
越
多
，
先
前
的
蘇
聯
問
題
專
家
都
轉
型
成

了
中
國
問
題
專
家
了
。

幾
年
前
，
與
時
任
澳
大
利
亞
總
理
陸
克
文
交
談
，
他
用

純
正
的
北
京
話
告
訴
我
：﹁
我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在
北
京

大
使
館
工
作
，
每
天
都
看
人
民
日
報
，
特
別
是
看
它
的
社

論
，
對
研
究
中
國
很
重
要
。﹂
今
天
，
連
會
講
漢
語
的
外

國
領
導
人
也
越
來
越
多
，
韓
國
總
統
朴
槿
惠
、
哈
薩
克
斯

坦
總
理
馬
西
莫
夫
和
議
長
托
卡
耶
夫
等
。
這
真
應
驗
了

﹁
三
十
年
河
東
，
四
十
年
河
西﹂
這
句
俗
語
。

大
名
鼎
鼎
的
基
辛
格
也
注
意
到﹁
克
勞
備
忘
錄﹂
，
在

︽
論
中
國
︾
一
書
中
提
出
中
美
建
設﹁
太
平
洋
共
同
體﹂

構
想
。
歷
史
是
面
鏡
子
，
但
又
不
會
簡
單
地
重
複
。
漢
民

族
性
格
保
守
，
尤
缺
少
尚
武
和
冒
險
精
神
，
將
其
與
發
動

過
兩
次
大
戰
的
日
爾
曼
人
相
比
，
簡
直
是
太
抬
舉
了
。
學

者
做
研
究
，
喜
別
出
心
裁
。﹁
克
勞
備
忘
錄﹂
有
其
觀

點
，
但
明
顯
不
合
時
宜
。
所
以
，
對
當
下
忽
然
流
行
的
克

勞
學
派
，
也
就
不
必
太
在
意
了
。

「克勞備忘錄」不合時宜

二○
○
○

年
代
初
期
，
看
了
蘇
州
大
學
教
授
范

伯
群
主
編
的
︽
中
國
近
現
代
通
俗
文
學
史
︾
上
下

兩
冊
，
即
掩
卷
而
嘆
曰
：﹁
此
真
有
心
人
也
。﹂

一
直
以
來
，
通
俗
文
學
便
被
所
謂
精
雅
文
學
者

所
鄙
視
，
鮮
有
人
研
究
；
范
伯
群
卻
獨
排
眾
流
，

理
出
一
條
通
俗
文
學
的
主
流
來
，
並
慨
乎
言
之
，
他
要

倡
導
雅
俗
文
學﹁
比
翼
雙
飛﹂
，
成
為
現
代
文
學
兩
個

研
究
的
方
向
。
於
是
，
他
在
通
俗
文
學
的
研
究
上
，
來

個
所
謂﹁
二
期
工
程﹂
。

經
過
多
年
的
努
力
，
這
個﹁
二
期
工
程﹂
終
於
建

成
：
︽
中
國
現
代
通
俗
文
學
史
︾
︵
插
圖
本
︶
︵
北
京

大
學
出
版
社
，
二○

○

七
年
︶
。
這﹁
工
程﹂
的
成

果
，
當
然
是
在﹁
插
圖﹂
二
字
。

不
錯
，
所
謂
精
雅
文
學
的
圖
像
資
料
，
是
不
愁
缺
乏

的
；
只
有
通
俗
文
學
的
圖
像
幾
已
到
了
湮
沒
的
邊
緣
；

范
伯
群
上
窮
碧
落
下
黃
泉
，
以
古
稀
之
年
動
手
動
腳
找

資
料
，
終
於
有
了
這
部
插
圖
本
，
其
難
得
之
處
，
不
僅

豐
富
了
通
俗
文
學
史
，
更
為
通
俗
文
學
史
留
下
了
圖
像

紀
錄
。
這
部
書
只
差
韓
邦
慶
等
幾
家
的
小
像
還
沒
找
到

外
，
餘
俱
被
他
尋
獲
了
，
還
有
那
些
絕
版
書
的
書
影
，

更
是
難
得
之
至
。
憑
原
始
資
料
說
話
，
范
伯
群
做
到

了
；
憑
圖
像
來
點
睛
，
范
伯
群
也
做
到
了
。

這
部
書
有
賈
植
芳
和
李
歐
梵
兩
家
的
序
。
賈
植
芳
從

不
排
斥
通
俗
文
學
，
他
的
︿
序
﹀
道
出
兩
人
忘
年
相
交

的
經
過
。
一
個
二
十
歲
的
小
青
年
，
向
相
差
二
十
歲
的

中
年
學
者
請
益
；
到
了﹁
小
青
年﹂
七
十
歲
退
休
，
還

不
時
拜
訪
這
已
九
旬
的
學
者
，
詳
告
他
的
寫
作
計
劃
。

范
教
授
就
是
這﹁
小
青
年﹂
，
一
位
學
到
老
，
永
不
言

倦
的
研
究
者
。

李
歐
梵
的
︿
序
﹀
，
正
如
他
的
自
詡
：﹁
半
學
術
性
的
序

言
。﹂
名
為
捧
范
伯
群
的
場
，
但
他
文
中
卻
說
：

﹁
…
…
我
從
來
不
把
新
舊
對
立
，
也
從
不
服
膺
任
何
文
化
的
霸

權
。
…
…
也
從
來
沒
有
近
︱
現
︱
當
代
的
分
期
，
更
無
雅
俗
之

分
。﹂依

他
的
邏
輯
，
范
伯
群
不
應
將
文
學
來
兩
分
化
，
他
的﹁
比
翼

雙
飛﹂
論
，
先
是
將﹁
通
俗﹂
自
貶
身
價
，
再
而
抬
高
身
價
，
抬

高
至
與﹁
雅﹂
相
提
並
論
。

因
此
，
范
伯
群
將
文
學
分
為
雅
與
俗
，
是
多
餘
的
了
。
不
知
李

歐
梵
是
否
此
意
？

其
實
，
文
學
確
有
雅
俗
之
分
。
范
伯
群
的
論
點
是
對
的
。
他
整

本
書
的
論
述
，
如
不
說
是﹁
通
俗
文
學﹂
，
那
叫
作
什
麼
？
將

﹁
俗﹂
歸
為
一
類
，
再
而
細
研
細
析
，
是
有
必
要
的
。

這
部
書
印
製
精
美
，
插
圖
琳
琅
滿
目
，
是
不
可
多
得
的
精
品
。

第
一
章﹁
現
代
通
俗
小
說
開
山
之
作
︱
︽
海
上
花
列
傳
︾﹂
，
就

十
分
有
見
地
；
其
後
論
述
了
張
愛
玲
、
徐
訏
、
無
名
氏
，
更
是
奇

峰
突
出
的
一
章
，
將
這
三
位
作
家
的
作
品
視
之
為﹁
新
市
民
小

說﹂
，
並
勾
出
三
人
作
品
的﹁
通
俗
性﹂
。
實
見
解
獨
到
。
尤
其

是
在
一
片
張
愛
玲
熱
中
，
范
伯
群
並
沒
將
她
捧
之
為﹁
純
雅
作

家﹂
，
只
說
她
已﹁
超
越
雅
俗﹂
。

︽
中
國
現
代
通
俗
文
學
史
︾
︵
插
圖
本
︶
圖
文
並
茂
，
可
觀
之

處
甚
多
，
值
得
捧
而
嚼
之
，
更
是
後
來
研
究
者
不
得
不
讀
之
作
。

范伯群的「二期工程」

從
今
天
四
月
一
日
開
始
，
譚
玉
瑛
姐
姐
升
任
為

無
綫
電
視
兒
童
節
目
顧
問
，
由
台
前
轉
到
幕
後
，

她
可
有
依
依
不
捨
之
情
？

﹁
沒
有
，
傾
約
之
時
，
余
詠
珊
說
我
是
她
心
中

的
寶
，
變
動
只
是
為
節
目
年
輕
化
。
方
小
姐
更
客

氣
親
自
問
我
喜
歡
做
甚
麼
節
目
，
我
說
飲
食
節
目
不
錯
，

她
即
提
議
不
如
做
兒
童
飲
食
。
實
在
我
簽
下
了
兩
份
合

約
。
我
早
已
像
螞
蟻
搬
家
悄
悄
地
收
拾
物
品
，
我
慶
幸
公

司
沒
有
搞
甚
麼
歡
送
會
，
凡
事
有
開
始
必
有
結
束
。﹂

這
位
永
遠
的
姐
姐
心
理
質
素
甚
佳
，
小
時
候
同
學
有
心

事
她
都
會
給
予
意
見
去
化
解
，
她
志
願
當
心
理
專
家
。
唯

中
學
畢
業
成
績
不
太
理
想
，
她
報
讀
築
橋
和
造
船
的
工
程

未
被
取
錄
，
只
有
電
視
台
訓
練
班
向
她
招
手
，
她
與
黃
日

華
、
苗
僑
偉
當
了
同
學
，
畢
業
後
，
演
出
︽
佛
山
贊
先

生
︾
，
到
澳
門
拍
攝
外
景
甚
為
興
奮
。

一
九
八
二
年
某
天
，
兒
童
節
目
急
需
找
主
持
，
要
她
介

紹
遊
戲
，
玉
瑛
姐
姐
將
相
關
資
料
有
條
不
紊
地
表
達
出

來
，
成
功
了
，
想
不
到
一
做
卅
二
年
，
她
不
是
特
別
喜

歡
，
就
是
照
做
了
。
這
與
她
的
性
格
有
關
，
媽
媽
蒸
魚
，

五
兄
弟
妹
都
不
愛
吃
，
她
會
主
動
地
把
魚
吃
掉
，
不
是

愛
，
只
是
人
棄
我
取
，
她
並
沒
有
特
別
喜
歡
小
孩
，
只
是

接
受
現
實
與
他
們
相
處
。
孩
子
搗
蛋
，
她
會
出
絕
招
，
明
知
甲
和
乙

不
咬
弦
，
她
會
跟
甲
說
：﹁
你
再
不
用
心
，
我
會
叫
乙
錫
醒
你
。﹂

玉
瑛
姐
姐
惡
？
她
自
己
也
懷
疑
是
否
在
節
目
日
子
久
了
，
會
恃
老
賣

老
？
直
至
好
拍
檔
黎
芷
珊
一
句
：﹁
你
以
前
都
咁
惡
！﹂
她
笑
言
原
來

是
天
生
的
。
放
心
了
，
實
在
大
姐
姐
性
格
率
直
，
深
受
後
輩
愛
戴
，
也

常
常
請
教
。
其
中
初
出
道
的
藍
潔
瑛
曾
問
她
一
個
早
有
聽
見
的
問
題
：

﹁
到
底
與
人
相
處
，
應
該
真
還
是
假
？﹂
她
答
道
：﹁
真
亦
假
時
假
亦

真
，
不
能
全
真
也
不
能
全
假
，
要
看
情
況
，
如
果
對
方
較
脆
弱
，
說
話

便
得
婉
轉
；
如
果
夠
堅
強
，
就
可
俾
多
幾
句
佢
聽
啦
。﹂

譚
玉
瑛
姐
姐
夠
堅
強
，
面
對
多
年
來
被
停
止
合
約
的
風
雨
，
她
依

然
屹
立
不
倒
。
每
次
過
關
，
包
括
今
次
都
聽
到
同
一
句
話
：﹁
你
得

好
好
利
用
你
的
名
字
。﹂
這
是
甚
麼
意
思
？
她
沒
有
深
究
。
今
天
她

忙
着
構
思
顧
問
工
作
該
做
些
甚
麼
？﹁
我
當
然
要
努
力
，
因
為
他
們

可
以
不
給
我
顧
問
這
位
置
，
也
可
以
是
免
費
的
。﹂

離
開
數
十
年
的
工
作
崗
位
，
男
朋
友
有
何
反
應
？
卅
年
的
相
戀
可

有
想
過
結
婚
？﹁
沒
有
，
我
特
別
欣
賞
法
國
女
人
的
作
風
，
與
心
愛

的
人
走
在
一
起
，
不
結
婚
一
樣
快
樂
，
我
追
求
一
個
輕
鬆
快
樂
的
人

生
，
每
天
做
好
一
點
點
，
不
要
明
天
後
悔
那
已
足
夠
。﹂

多
灑
脫
的
譚
玉
瑛
姐
姐
，
她
也
教
曉
我
們﹁
拿
得
起
，
放
得

下﹂
，
這
六
字
大
智
慧
。
他
日
她
真
的
會
主
持
兒
童
飲
食
節
目
嗎
？

可
以
稱
為
︽
瑛
食
得
食
︾
，
我
們
等
着
啊
！

拿得起，放得下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感
謝
香
港
電
影
資
料
館
，
讓
我
們
這
一
代
來
得
及
看

到
香
港
早
期
電
影
，
以
至
美
西
華
僑
上
世
紀
三
、
四
十

年
代
在
美
國
拍
的
粵
語
電
影
。

我
最
想
說
的
是
兩
套
大
觀
聲
片
公
司
的
彩
色
片
，
分

別
是
一
九
四
七
年
的
︽
海
角
情
鴛
︾
和
一
九
四
八
年
的

︽
連
生
貴
子
︾
。
︽
海
角
情
鴛
︾
由
蔣
偉
光
編
導
，
趙
樹
燊

監
製
，
男
女
主
角
是
我
們
還
算
熟
悉
的
黃
超
武
和
周
坤
玲
，

講
抗
戰
軍
人
黃
超
武
在
美
國
因
傷
失
憶
，
而
引
出
與
護
士
周

坤
玲
一
段
姻
緣
的
故
事
。
︽
連
生
貴
子
︾
則
由
黃
鶴
聲
編

導
，
也
是
趙
樹
燊
監
製
，
卡
士
則
不
得
了
，
據
說
是
白
雪
仙

首
部
擔
正
女
主
角
的
電
影
，
男
主
角
是
張
瑛
，
故
事
講
個
佛

山
孤
寒
財
主
林
坤
山
為
了
要
討
妾
生
子
，
先
後
看
上
了
村
姑

李
小
紅
和
姪
兒
張
瑛
的
女
友
白
雪
仙
，
但
又
孤
寒
成
性
，
終

弄
到
給
人
標
參
，
幸
好
他
老
婆
從
中
調
度
，
終
於
逢
凶
化

吉
，
每
對
有
情
人
都
成
眷
屬
，
還
都
生
了
孿
仔
！

趙
樹
燊
就
是
大
觀
創
辦
人
，
叫﹁
聲
片﹂
公
司
，
表
明
他

當
年
在
美
西
一
成
立
大
觀
，
就
矢
志
走
在
科
技
前
端
，
起
步

就
拍
有
聲
片
。
可
能
是
接
近
荷
里
活
的
關
係
吧
，
近
水
樓

台
，
公
司
拍
的
部
分
粵
語
電
影
，
很
快
掌
握
了
彩
色
技
術
和

較
複
雜
的
鏡
頭
運
用
，
這
些
在
當
年
的
粵
語
片
是
絕
少
見
的
。
彩
色
跟

黑
白
，
真
是
大
不
同
。
比
如
彩
色
的
︽
連
生
貴
子
︾
，
就
能
看
清
楚
白

雪
仙
的
化
妝
和
衣
飾
，
和
衫
褲
上
的
花
紋
色
彩
，
而
林
坤
山
這
財
主
家

的
細
節
也
猛
然
跳
了
出
來
：
原
來
民
國
的
鄉
紳
，
家
裡
有
這
麼
多
植

物
。
客
廳
自
是
供
養
着
大
小
各
式
鮮
花
，
園
子
裡
的
花
樹
盆
栽
也
十
分

多
彩
。
如
果
這
麼
一
個
孤
寒
財
主
，
家
中
也
不
乏
字
畫
和
花
卉
，
可
見

真
正
士
人
之
家
，
會
多
麼
講
究
人
文
與
自
然
之
趣
。

至
於
︽
海
角
情
鴛
︾
的
彩
色
，
則
教
人
看
清
周
坤
玲
的
美
，
和
美
國

﹁
先
進﹂
生
活
的
趣
味
，
比
如
光
鮮
嫩
黃
的
大
衣
，
跟
靚
仔
黃
超
武
把

臂
同
遊
充
滿
異
國
風
情
的
海
灘
，
還
有
泳
裝
戲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
連
生
貴
子
︾
雖
是
佛
山
故
事
，
卻
像
是
在
九
龍

拍
攝
，
因
幾
乎
所
有
鏡
頭
都
見
到
獅
子
山
。
當
年
山
下
仍
杳
無
人
煙
，

像
幅
十
九
世
紀
香
港
開
埠
時
的
油
畫
。

彩色世界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上
一
趟
遊
揚
州
，
好
友
介
紹
入
住
瘦
西

湖
邊
上
的
揚
州
迎
賓
館
，
貪
其
淸
幽
寧

靜
，
據
說
此
處
歷
來
都
是
國
家
領
導
人
在

揚
州
喜
愛
的
停
靠
點
，
賓
館
園
區
內
的
三

號
樓
，
是
特
別
長
期
預
留
給
領
導
人
享
用

的
！揚

州
迎
賓
館
確
是
環
境
優
美
、
房
間
闊
落
，

可
是
距
離
熱
鬧
的
市
中
心
有
一
段
距
離
，
出
入

較
不
便
。
故
此
今
趟
遊
揚
，
揀
選
了
坐
落
市
中

心
最
繁
忙
的
東
關
街
上
的
長
樂
客
棧
。

長
樂
客
棧
是
在
網
上
預
訂
的
，
在
網
頁
上
自

稱
為
主
題
文
化
酒
店
，
也
是
因
此
而
吸
引
興

趣
，
房
間
非
常
緊
張
，
從
環
境
和
位
置
來
講
，

不
愧
為
網
上
所
說
的
十
大
名
店
之
一
。

長
樂
客
棧
是
文
物
保
護
建
築
，
分
別
由
民
國

初
年
錢
業
經
紀
人
李
鶴
生
的
逸
圃
、
清
末
民
初

鹽
商
華
友
梅
的
華
氏
園
，
以
及
清
代
名
將
李
長

樂
的
將
軍
府
三
處
古
宅
及
其
他
宅
院
翻
建
而

成
，
集
歷
史
風
貌
、
傳
統
特
色
、
原
生
態
於
一

身
的
古
建
築
民
居
式
精
品
酒
店
。
客
棧
雖
廁
身

揚
州
市
中
心
最
熱
鬧
的
東
關
街
上
，
卻
別
有
洞

天
︱
︱
古
民
宅
，
青
石
路
，
馬
頭
牆
，
花
格

窗
，
水
榭
亭
閣
，
飛
檐
翹
壁
，
樹
木
成
茵
，
曲

徑
通
幽
，
典
雅
寧
靜
，
恍
似
鬧
市
中
的
一
片
淨

土
。

室
內
擺
設
古
色
古
香
，
彷
彿
可
以
聞
到
古
代
大
戶
人
家

書
櫃
、
傢
具
、
散
髮
的
陣
陣
幽
香
，
可
現
代
化
設
施
如
電

視
、
空
調
、
淋
浴
等
又
一
應
俱
全
。

住
宿
其
中
，
晨
早
不
到
六
點
，
天
色
已
大
晴
，
庭
院
內

樹
上
的
小
鳥
，
唧
唧
喳
喳
叫
個
不
停
，
到
庭
院
內
外
樹
林

和
竹
林
中
信
步
走
走
，
空
氣
特
別
濕
潤
清
新
，
令
人
心
曠

神
怡
！ 鬧市中的淨土

琴台
客聚
黃仲鳴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車子經過昔日警崗，老馬識途指着原處說，以前這裡就是禁區
了，必須有禁區紙才能通行。當然那是指「九七」之前，往前還
不是華界，而是中間地帶，再過去才是深圳。終於到了沙頭角，
本來對「中英街」好奇，儘管去過的人都說沒甚麼好玩，就是一
條商業街，如今回歸了，北半邊屬深圳特區，南半邊屬香港特別
行政區，兩邊界限不再那麼分明，但我還是想要一睹為快。可是
滿懷希望落空，此行去的不是中英街，因為去那裡還得申請通行
證。只好在沙頭角附近走動，品嚐農家風情。他們說，中英街比
較熱鬧，雖然只是一條排滿商舖的商業街，所售貨物也無甚特
別，但因為歷史原因，造成它大名遠揚。
村屋一片靜悄悄，戶外不見有甚麼人家走動，只偶然看到有幾

件洗好的衣服晾曬出來，在微風下輕揚。幾條瘦狗懶洋洋地趴在
前院芒果樹下，好像在睡覺。後來經過大門緊閉的甚麼宅甚麼園
的時候，又是另一番光景，隔着鐵閘，可以與狗相望，一隻棕黃
色的大狼狗見我們走過，便撲上前來，前足趴在鐵欄上，朝我們
狂吠，好像碰到匪徒一樣。好在有一欄之隔，我們這些不速之客
才可從容退卻，但一般人家的屋子，竟不設防，也絕不像都市裡
那樣，家家鐵閘防護，似乎深怕有人隨時破門而入。這裡給我的
感覺是一幅世外桃源景象，說是世外桃源，可是那撲在鐵欄上的
狼狗又絕對不像，剎那間我有時空錯亂的迷惑。
但那盛開的花朵是嬌豔的，白花紫荊像一片雪花，雪白開在枝

頭，紅色的九重葛，盛放在村屋冒出的門窗上，豔豔點綴山村成
一片沉靜中抑止不住的鬧意。
沿着山徑爬坡，兩旁樹木參天，形成林蔭小道，涼風習習，上

坡不免氣喘。先拐到一邊去看隱藏在樹叢中的戰壕，那是二戰時
英軍抵抗日軍時所挖的；但今日所見，不過是一條已經廢棄的壕
溝而已，毫無驚人之處。有的遊人爬下去照相，我只是看了看而
已，如果不是因為歷史原因，只從外表看去，根本與普通的壕溝

沒甚麼分別。退回來再走回
正道，再爬上去，便到了
「機槍堡」，那也是當年英
軍抵抗日軍的堡壘，兩邊都
有槍口，我們爬上去往堡內

張望，但見裡頭有一個房間那麼大。我頓時想像日本飛機從頭頂
掠過的情景，而機槍也隨着往上空砰砰砰直射，彈夾鋪滿一地都
是。幻象遁去，此刻水靜鵝飛，只有我們的腳步聲，輕輕在樹林
間劃過。
村裡，也興起做生意的許多檔口，都貼上自製的標籤。農家自

製好像成了最好的宣傳標語，言外之意就是「沒有污染」。我們
隨手買了茶果，鹹味的，其實與平常在市場買的，味道也沒有甚
麼大不同。看着貼滿標籤的攤檔，我本想買冰菠蘿雪條，但見買
的人極少，羊群心理，天雖有些熱，也渴，但我竟也放棄冰鎮
了。
午飯就在路口的「沙頭角海景酒樓」解決，這好像是那一帶唯

一食肆，門前有幾株花樹，門口有一個大桶，裡面冰鎮各式汽
水，客人自取結帳。這酒樓三層，食客喧嘩中，只聽得遠處有隱
隱濤聲傳來，但海景是望不到的。不由得想到這一句，「欲窮千
里目，更上一層樓」，只可惜我們被限制在底層，根本無法登高
望遠。食肆貼上「私房菜」的字樣，令我們垂涎三
尺，端上來才明白，不過是普通農家菜，青菜倒是有
機的模樣。也難怪，這餐廳接待的，主要是遊客，擠
滿的也是一團團的人。說「私房菜」，字面上也並沒
有大錯，是私房做的菜呀！只不過都市人已習慣私房
菜是貴價、須預訂的按人頭收費形式的觀念而已。
還是到生果園去參觀吧，當然也都標上時下流行的

「有機」招牌，到底是不是，恐怕見仁見智，不宜多
加追究。是的，到這裡，你信就買，不信就別買，不
要多口，妨礙人家做生意。
一幫人蜂擁到櫻桃園，俗稱「士多啤梨」，門口有

幾個男男女女坐在椅子上把守，每個進去的人獲發一
個小竹提籃和一把小剪刀，任你走進果園裡摘櫻桃。

那櫻桃一壟壟整齊排列，好像列隊等候我們採摘。一眼望去，紅
色櫻桃大大小小，掛在那裡，開始的時候，我專選大的剪，很快
就幾乎裝滿一籃，旁邊的人提醒，大的未必就好，揀中等的啦！
我也弄不清誰是誰非，但籃子已幾近裝不下，即使想要轉向，也
為時已晚。只好強笑，出來遊玩，別那麼認真，開心就好！
出來的時候，個個必須把櫻桃交出給他們過稱，打包，計算價

錢，好像我們排隊過海關一樣。剛從果園摘下的櫻桃猶帶着枝
葉，活色生香，新鮮不過，加上有機，剛出果園，有人便迫不及
待，拆紙箱，品嚐有機誘惑。有人調笑，星期天就應該這樣，輕
輕鬆鬆，東遊西逛呀！
在沙頭角，他們遙指那一頭，說，那就是中英街了！但是我們

可望而不可即，沒有辦法實地考察，去揭開那一層神秘面紗。但
旅遊就是那樣，沒甚麼非看不可，沒甚麼非吃不行。能看到那地
方能吃到心儀的食物固然很好，不能也沒關係，就當作消閒好
了。只要能夠輕鬆身心就好。我們路過溝渠旁邊的時候，有人指
着那一叢叢樹林說，那是紅樹林呀！哦？看起來是那麼矮呀？我
在馬來西亞雙溪大年所看到的，是密密麻麻的紅樹林叢，比這裡
高大茂密得多了。但又因為同是紅樹林，竟讓我的思緒，飄飛到
那地方的熱帶風情中去，渾然不覺此刻是在乍寒的香港三月天
了。

終於到了沙頭角

百
家
廊

陶

然

中
國
傳
統
孝
道
，
清
明
孝
子
賢

孫
斷
魂
忙
掃
墓
，
又
見
添
新
墳
。

今
年
清
明
前
夕
，
多
位
知
名
人
士

不
幸
與
世
長
辭
。

﹁
樹
仁
之
母﹂
鍾
期
榮
博
士
生
死

榮
哀
。
她
的
夫
婿
、
原
全
國
政
協
常
委
胡
鴻

烈
博
士
，
在
告
別
禮
上
鶼
鰈
情
深
令
人
無
不

動
容
。
保
良
局
前
主
席
陳
普
芬
博
士
，
是
著

名
會
計
師
，
不
幸
逝
世
於
三
月
十
七
日
去

世
，
亦
在
三
月
二
十
九
日
於
香
港
殯
儀
館
設

靈
翌
日
舉
殯
。
陳
普
芬
博
士
生
前
曾
以
一
元

薪
金
在
樹
仁
學
院
任
教
授
，
一
時
傳
為
佳

話
。
陳
普
芬
博
士
熱
心
公
益
事
業
，
曾
多
次

競
選
香
港
社
會
公
職
。

本
港
著
名
地
產
商
協
成
行
主
席
方
潤
華

博
士
之
夫
人
譚
遠
良
不
幸
辭
世
，
四
月
一

日
香
港
殯
儀
館
舉
行
安
息
禮
拜
。
方
潤
華

博
士
熱
愛
公
益
慈
善
教
育
，
深
愛
夫
人
，

夫
婦
情
深
又
一
對
鶼
鰈
情
深
的
典
範
。
夫

人
譚
遠
良
女
士
育
有
八
名
子
女
，
兒
孫
繞
膝
皆
成

材
，
了
無
遺
憾
。
她
的
公
子
之
一
方
文
雄
是
香
港
中

華
總
商
會
副
會
長
，
是
位
傑
出
商
界
領
袖
。

胡
鴻
烈
博
士
、
陳
普
芬
博
士
和
方
潤
華
博
士
、
方

文
雄
太
平
紳
士
等
皆
是
熱
心
教
育
者
，
不
同
時
期
出

任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聯
合
書
院
校
董
。
上
周
本
人
出
席

聯
合
書
院
獎
學
金
頒
獎
禮
，
前
任
院
長
馮
國
培
、
現

任
院
長
余
濟
美
等
以
及
多
名
校
董
和
獎
學
金
捐
贈

者
，
親
臨
出
席
頒
獎
禮
。
校
董
會
主
席
張
煊
昌
和
院

長
余
濟
美
在
典
禮
上
致
詞
，
語
多
嘉
勉
，
典
禮
場
面

溫
馨
。
難
怪﹁
聯
合
人﹂
遍
布
港
政
府
和
工
商
界
。

久
未
在
公
開
場
面
露
面
的
前
立
法
局
議
員
黃
宏
發
伉

儷
也
來
捧
場
，
黃
宏
發
曾
在
聯
合
書
院
任
教
，
今
是

以
獎
學
金
捐
贈
者
身
份
出
席
。
他
以
「
筆
紙
傳
愛
基

金﹂
副
主
席
代
表
，
捐
出
港
幣
六
十
萬
元
予
聯
合
書

院
。
黃
宏
發
先
生
熱
情
談
他
的
近
況
。
與
時
俱
進
的

黃
宏
發
太
平
紳
士
創
辦
「
黃
宏
發
漢
詩
英
譯
網

頁﹂
，
他
歡
迎
大
家
瀏
覽
。

聯
合
書
院
充
滿
人
情
味
。
世
界
聞
名
的﹁
光
纖
之

父﹂
高
錕
曾
任
教
聯
合
書
院
，
對
該
書
院
電
子
學
系

貢
獻
良
多
。
退
休
後
的
高
錕
教
授
晚
年
患
柏
金
遜
病

現
時
一
直
在
聯
合
書
院
頤
養
晚
年
。
據
悉
，
高
教
授

身
體
有
好
轉
，
皆
因
得
力
於
常
食
用
「
蘆
薈
丸
劑﹂

是
美
國
新
產
品
有
助
腦
思
維
。

清明前添新墳 思旋
天地
思 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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